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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中，您在教学或科研上遇到的最烦心的事是什么？

程方平：2017 年，已有多个省份在终身学习方
面立法，这是一个很值得鼓励和提倡的行为。过去
都是国家统一立法，党的十八大、党的十九大鼓励

地方因地制宜推进改革，地方通过立法为改革开辟了
更好的前景。同时，义务教育发展至今日有两个问
题———公立学校教师还不确定为公务员，学校法迟迟
不出台，这严重制约了中国教育的发展和学校教育质
量的普遍提高。我在从事这方面研究的过程中，感到既
有喜也有忧。虽然党的十九大描绘的教育前景令人鼓
舞，但是我们还要作出更积极的探索。同样的问题，其
他国家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解决，如今伴随着我国经
济发展，已经到了迫切解决这一问题的时候。

周志强：我觉得这一年来我最大的收获，是在美
国的 SSCI 杂志《文化研究》上发表了关于介绍文艺
学这个学科在中国发展基本状况的论文，因为这是
我们这个学科第一次在国际期刊上，向海外介绍中
国的学术研究成就。而且我也在论文中提出了自己
的问题，并得到了海外学者的回应。

论文主要内容是关于中国大陆文化研究三十年
的基本发展状况、面临的基本问题以及未来有可能
出现的一些基本命题。国际回应主要是，有日本学者
邀请我们参与他们的文化研究活动；美国学者读过
论文之后，觉得我们可以与美国文化研究的一些问
题进行对话。

同时，我在文艺学这个学科领域也召开了一次国际学术研
讨会，吸引了七十多位海内外学者参加。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件
事是对中国大陆这几十年文化研究成绩的一种呼应，也是在一
定学科领域当中形成对话的很好证明。

这些年来，无论是文艺学这个学科，还是其他人文学科，都
有一种跟着西方理论和思想跑的趋势。我想，今年向全球发布
关于中国大陆文化研究成果的论文和召开的这次国际会议，都
从一个侧面说明，当前我们自己的学术研究、人文社科研究是
有一定发展的，我们正在从中国向西方学，慢慢地进入一个中
西理论的对话期，这个时代其实已经到来了。

郑志刚：在 2017 年中，我认为自己最大的收获是可以更加专
注于自己喜欢的科研工作，并享受科研合作和科研成果带来的乐
趣。在 2015 年底，我从北京师范大学来到了华侨大学工作，这对
于已经过了 45 岁的科研工作者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变动，要保持
良好的工作状态和工作热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过来到华侨
大学调动了我的热情。刚进入华侨大学时，我还没有带研究生，在
这样的情况下，外出合作研究就成为我的主要工作，这使得我与
国内外同行的交流与合作超过以往，也刺激了我的研究激情。来
到厦门以后，我已经与学生和同行合作发表了 20 多篇论文，并有
一本专著出版，还有一本即将交稿。

闫月勤：我在 2017 年最大的收获是和所在团队同事们一
起为学校国际化战略实施做成了 3 件事：一项学术产品———

“大学国际化水平排名”；一个特色学术研究平台———“国际学
术组织研究中心”；一张学术名片———“大学国家化发展国际论
坛（峨眉）”。

2013 年，我所在团队结合大学国际化评价研究发布了“大
学国际化水平排名”，受到国家有关部委主管部门、主流媒体、
各个高等学校高度重视，截至今年已经成功发布 5 年，为促进
我国大学国际化健康发展作出了自己的努力，形成了西南交通
大学一项品牌学术产品。

自 2015 年起，3 年来团队接受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国际部
委托开展了国际学术组织研究，研究成果受到中国科协领导高
度认可。为了适应新时期国际治理需要，今年学校特别成立了

“国际学术组织研究中心”这样一个特色学术研究平台。
此外，为了助力学校峨眉校区高端国际教育园区建设，自

2015 年起，我校在峨眉校区举办了“大学国际化发展国际论
坛”，至今已经成功举办了三届。除我国教育、科技、外事主管部
门领导和学者出席外，每年都有来自美国、德国、英国、日本、加
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的学者参加论坛，与我们一起畅谈教育国
际化发展。如今，该论坛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已经成为学校的一
张学术名片。

喻海良：今年是我回国工作的第一年。2017 年我最大的收
获是在年末的时候，我的第一台实验设备即将进行改造。工欲
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样在 2018 年我就可以加足马力，在自
己的实验室里面更好地开展研究工作。

杨英锐：2016-2017 学年，我学术轮休，主要时间在国内。
在北京大学和中山大学，加上秋季在美国伦斯勒理工学院，我
一共讲了七门课。我的课都是围绕着两门相关联的新学问，即
经济力学和心智力学。这个新领域是我大约从 2004 年开始研
究的，到今年也有十多年了。但 2017 年是我感受学问最为融会
与贯通的一年，这应该得益于不断的学习与思考。经济力学是
经济学与认知科学的整合理论。心智力学是将逻辑与推理心理
学，决策论与决策心理学，博弈论与行为主义博弈论整合为动
力学系统的理论。经济力学和心智力学都是以当代理论物理标
准模型，尤其是规范场论与希格斯机制，作为概念化和模型化
的逻辑引领。要想做这种大规模整合动力学系统的基本理论，
融会贯通相关学科的概念体系和模型方法及其使用的数学工
具，专心学习和仔细思考是不二法门。

今年我在原来研究的基础上，又反复精读了几本量子场论
的教科书，不惜时间和精力，有点像闭关修炼。再在课堂上将自

己新近所学和思考不断融入讲课内容，越讲越通。所收获
的是经济力学和心智力学这两门学问越来越成熟了。

我的研究兴趣主要是在基本理论方面，属于基础研究。但
这一年来我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在行为主义金融学领域作
了相当规模的田野研究，向这方面的专家们学习，这对经济力
学发展很有帮助，丰富了其内容。其收获超出我最初的计划。

程方平：在我看来，在如今的无纸化、大数据办公带
来便捷和规范的同时，其带来的形式主义、科学主义、数
据主义也令人烦恼，做科研填表的时候会遇到这些尴尬
的事。另外，以字数论文章价值，字多则价值高，反之则价
值低。以此论，过去经典的千字文就没有价值了。光看数
字论高下就成为了数字主义。大数据固然对复杂研究有
所帮助，但其前提是要保证数据的可靠性，并不是数据多
了就更有用，有时反倒会增加信息垃圾。高校一方面把工
作做细需要数据化，另一方面还需要哲学方法和管理经
验的支撑，才能找到问题、解决问题。

学术期刊自负盈亏之后，买版面、买书号等现象猖
獗，不问科研价值高低，只问在何处发表，这一“假学术
标准”严重扭曲了科研、教学的价值。我呼吁了多年，看
一个人的科研是否有价值，要看有没有提出可行的、创
新的思路。然而，这类不良倾向非但没有刹车，还已极
端到唯外国杂志发表是举的地步。过去我们考察论文
的价值，而现在附加了很多硬性要求，如在什么级别刊
物发表多少篇文章，杂志变成了权威，学术本身反倒不
受关注。这一问题让人揪心。

周志强：谈到教学当中最烦心的事是很多教学活动
都需要自己去付出时间、精力，甚至还要自己拿钱去支
持。学校虽然很重视教学，但在很多教学活动、项目的经
费支持上还比较单薄。我带着学生到海外去参加学术会
议，费用恐怕就要自己来出，这让人寒心。我觉得，重视教
育，就应该让教学经费再足一点、多元一点、广泛一点。

科研方面最让我烦心的事，简单来说，就是我国对科
研的管理越来越多地采用一些行政办法。管理科学队伍
却采取管理行政人才的办法，这就增加了无数烦恼。很多

表格要填，各种事情要说明，各种考核、各种报销制度，甚
至出国交流都要办理各种手续，就像官员一样。事实上，
学者出国是进行学术交流，和官员出国应该采用不同的
管理制度。所以，我在科研方面比较烦恼的是目前高校缺
乏一套科学的、适合科研管理的制度和体系。

郑志刚：最让我烦心的事情莫过于科研经费和项
目的申请、使用。一方面，我们需要花很多时间去写本
子申请项目，虽然这促使我花了很多时间去调研同行
的工作，但更多的是花费很多精力协调许多非学术因
素；另一方面，已经有经费的项目，其花费却成了问题，
设备购置手续烦琐，校内对政采管理过死，因此，即便
有了经费，烦恼依然。

闫月勤：要用一句话形容我 2017 年的烦恼，那就
是时间不够用。在这一年中，我总感到时间很紧迫，有
些课题没有做得更好，所有研究都没有时间使成果物
化———写出论文发表或者出版学术著作、经常需要加
班，许多高质量的学术会议不能参加、没有时间去深入
调研等等，时间飞逝，总觉得不够用。

喻海良：我在科研上最烦心的事情在于团队成员上
的不足。在我回国之前，学校在 9 月份已经完成了下一年
度博士生导师、硕士生导师资格评定。因而，在今年年初
的博士生和硕士生招生过程中，由于“资格”受限，没能快
速地发展团队。当然，在学院的帮助下最终招收了一名博
士生，但感觉团队人手不足。绝大部分像我这样刚刚回国
的年轻教师都是对自己有高要求的年轻 PI，正处于最有
冲劲、最敬业的时候，希望在发展上能够得到学校的一些
倾斜，这样在和其他高校同辈们竞争的时候不至于输在
起跑线上。现在这些事情只能寄希望于 2018 年，学校能

够帮助我们多招收几名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
生。另外，当团队打开局面后，我们也将努力招聘
几位科研助理，打破现在的困境。

杨英锐：学术创新既是令人兴奋的事情，又
要求知识的积累与沉思。可今天在全世界范围
内的学术界，一般来说，创新之心有余，创新之力
不足。这大概是由于学者们疏于学习新
知识和新领域而造成的。这在我看来，
是过去相当一段时间以来，曾经有所学
术建树的学者们的通病，而且是世界范围内的流
行病，使得各学科的融合与基础理论的发展处于
一种亚健康状态。人人都知道自己学科的瓶颈，却不情愿
正视。究其原因，部分是由对新理论的了解学术功力不足
又不情愿下功夫补课而致。这就给学术交流带来障碍，久
而久之，会使学术生态退化。这是很可惜的事情。

20 世纪的社会科学的模型化发展，主要还是在牛
顿力学的框架下完成的，其局限性已是很多学者的共
识。但如何向当代自然科学，尤其是向模型化水平领先
的当代理论物理学习，以满足社会科学整合提升的需
要，既是社会科学家的使命，也应该是我们应有的情
怀。在我看来，今天从事基础理论研究的社会科学家正
逢其时，机遇难违。

记得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做博士后研究时，我的导
师告诫过我，博士后的一个重要训练就是正确对待被
拒稿。如果要以学术为已任，就要在写作、交流和讲解
自己学术思想和成果的过程中耐心改进，宣传不懈，方
为大家。我这一年为使经济力学和心智力学为学术界
熟悉，从了解到接受所作的努力，正是谨遵师嘱。

程方平：今年恰逢中国人民大学建校 80 周年，我
在自己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在世界范围内，一流大学
的办学背景是不一样的，有基督教办学、民间办学、企
业办学等。在中国，研究好共产党办大学的规律是中国
特有的经验，也是中国经验的重要部分。但是，办大学
除了关注政治，还要关注教育教学本身的规律。高校三
大功能规定了高校发展的一些特点，其中，教学更是基
础中的基础。”我通过文章呼吁，我国高校要注重教学
研究、教学实践。当下我国高校对教学研究的关注不如
中小学，大学教师普遍认为有学问就能教好书，其实这
是两码事。事实上，包括国外大学在内都在对教学研究
作积极的探索。因此，在中国建设一流大学的过程中更
要关注教学，特别要在教育教学中给教师、学生的发展
留有自由探索的空间，否则创新难以实现。

周志强：2017 年我最关注的话题还是党的十九大，
它对我的影响也很大。

一直以来，我对中国几十年来改革开放的伟大成
绩十分认可，同时我也对过于重视市场效应而忽略了
公平、忽略了贫富分化而感到担忧。简单来说，就是我
们忽略了社会公正的问题。

党的十九大报告实质上是面向新时代的政治宣
言，是在发展了四十年之后，重申社会主义的公平、平
等，对此我非常认可。因此，今年召开的党的十九大是
对我影响最大的事件。

郑志刚：2017 年我最关注的话题是“双一流”建设。
我既关心目前所在的华侨大学的发展建设，也关注原
来我的母校北京师范大学，特别是其物理学科的发展
建设。“双一流”无论对哪所高校和哪个学科来讲都是
契机，但不同的做法最终导致的结果却完全不同。近两
年“双一流”建设才刚刚开始，而各个高校的高层次人

才“抢夺”大战已经白热化。如今新人辈出，后浪推前
浪，而我现在要做的就是享受科研，享受发现，在这一
点上，我可能比年轻一辈人要做得更好，毕竟他们才刚
刚起步，生活、科研和教学都需要若干年才能有所斩
获，压力也会比我大得多。

闫月勤：今年，党的十九大指出：要推动形成全面
开放新格局。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
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能
力、开放合作，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
开放格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对高等教育来说既
是机遇又是挑战。高等教育应该如何服务国家“一带一
路”是今年高等教育研究探讨的重要议题。为此，中国
教育科学研究院专门召开了有 40 余个国家参加的“一
带一路”教育对话会议，许多会议也都以服务国家“一
带一路”倡议为主题。

为了探讨高等教育如何服务“一带一路”，并在服
务国家倡议中提高办学质量和办学效益，我们筹备举
办的峨眉国际论坛、四川省高教学会年会，都以高等
教育如何服务“一带一路”倡议为主题，从理论到实践
进行了研讨，还专门邀请专家进行主题报告。我自身
也极其关注这个热点话题的有关资料，认真学习和思
考，特别是结合自己工作的工科院校性质，以轨道交
通为优势学科的“双一流”建设来思考，期望能够理清
我们这类大学如何助力中国高铁走出去、中国企业走
出去，更好地开展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参与“一带一
路”建设。

喻海良：在 2017 年，我个人最关心的是国内高校
青年教师的成长环境。

作为一个海外归国人员，最关心的莫过于回国之
后的发展空间。也因此，年轻教师的成长环境成为今年

我最关心的话题，这也是对我们影响最大的话题。现在
国内科技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有志青年已经回国、即
将回国、准备回国、思考回国。如果我们这些已经回国
的人员在国内能够快速地发展，这将给身处国外、思考
回国的人员起到一个榜样的作用。另外，我们的快速成
长，也意味着国内科技的快速成长。站在宏观层面上
讲，国内高校青年教师快速发展，我国高校青年教师竞
争力增强，正代表着我国科技、教育等实力得到快速发
展，同时，这也将为我国高校快速实现“双一流”建设添
砖加瓦。

就个人感觉而言，国内青年教师目前处在改革开
放以来的最佳时期，每一位年轻教师，只要有奋斗目
标，只要肯努力，都将获得施展的“舞台”。我所在的中
南大学针对优秀年轻教师设立了多种梯队，如特聘教
授、特聘副教授、国家级青年人才队伍等。在这样一种
成长环境下，我树立了短期目标、长期目标，期待未来
能够作出优异的成绩。

杨英锐：今年 12 月初，我从美国赶到贵阳，参加由
贵州民族大学承办的第九届中国认知科学年会暨第三
届中国与世界国际认知科学会议，担任其学术委员会
共同主席并作二次演讲。演讲题目分别为：《认知科学
的引领之美，亚经济冲动与意识及其量子色动力学模
型》和《要理解量子—意识，都需要了解什么》。

使我震撼的是贵州民族大学在国内第一个创办了以
认知科学为名的学院：民族文化与认知科学学院，并于今
年招收第一届认知科学本科实验班。此学院以清华大学
教授蔡曙山为院长，他为认知科学在中国的发展成熟长
期努力奔波，功不可没。据悉，今年教育部计划将认知科
学列入一级学科门类，这在我看来是中国教育界的一件
值得世界关注的事情，为其助力，义不容辞。

回顾 2017年，您最关注的高教话题是什么？对您有哪些影响？

如果用一个关键词来总结一下 2017年，您会用哪个关键词？为什么？

程方平：我的 2017 关键词是“务实”。高等教育不能
只是仰望星空，还要脚踏实地。如果只是唱高调，而不躬
行实践，没有如履薄冰的紧迫感、危机感，那么我们很难
在科学研究上有发明创造，也很难在教育教学上为人类
作出应有的贡献。这是作风、学风问题，也是一种文化。

周志强：我会选择“忙”来作为我的 2017 关键词。
今年学校里的教学工作比较繁忙，各种会议比较多，

最重要的是，有很多琐事不得不处理。而且，我觉得这一
年来，我不仅要面对科研的压力，同时也要面对教学的压
力，虽然自己也想取得好的成绩，但是各方面压力的存
在，让“忙”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我现在的一种生活状态。

郑志刚：“奔跑”这个词是我最喜欢的，也是我 2017
年的关键词。自 2014 年至今，我养成了夜跑的习惯，每
1~2 天都会有一次 5~10 公里的夜跑。喜欢跑步的人，大
多是能坚持、有毅力的人。这一点无论是在生活上，还
是在工作上，都是适用的。科学研究是我一生的兴趣和

爱好，无关退休或在职。科学研究就是在科学的道路上
“奔跑”。当别人已经进入梦乡的时候，也许我还在灯下
苦读、计算、冥思，这是兴趣和毅力的双重驱动，缺一不
可。在此意义上，奔跑既是我的日常生活，也是我科学
研究的日常生活，我很喜欢。

闫月勤：“做成做优”是我们 2017 年的关键词。因
为我所在的大学研究发布的“大学国际化水平排名”已
经成功发布 5 年，而今年我们的“国际学术组织研究中
心”也成立了，“大学国际化发展国际论坛（峨眉）”更是
连续成功举办了三届。这三项学术品牌产品、特色学术
平台、学术名片都做得很成功，今后所需要的就是下功
夫把它们做强做优。

喻海良：如果用一个词来总结 2017 年，我觉得是
“发展”。

第一个是“发展机遇”。回国之后，国内正在抓紧建
设“双一流”高校，这对于我们“海归”青年教师来讲是

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所有高校都渴望作出好成绩，只
要老师们努力抓住这个机遇，大家都是能够有所作为的。

第二个是“发展意愿”。在过去的一年间，我和身边
的很多年轻教师进行了交流，从他们身上能够感受到

“热血沸腾”，感受到他们强烈的“发展意愿”。当大家都
想做事的时候，离我们真正把事情做好就不远了。

第三个是我个人现在处于“发展”的阶段。回国工
作一年中，一切都是从零开始。在过去的一年里，从回
国后招收第一名学生、购买第一台设备、申请第一个发
明专利、发表第一篇学术论文、撰写第一本专著……里
面都倾注着开拓者的汗水，也是我“发展”的痕迹。当
然，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杨英锐：总结我的 2017 年，我最想说的就是“学
问深处最宜人”。

（本稿内容由本报记者温才妃、王之康，见习记者许
悦采写整理，郭刚制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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